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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天花藏主人是明末清初才子佳人小说作家中的代表人物，以往的学者多关注的是他的婚姻观、爱情观、才 

情观，而对他创作思想中的矛盾和造成这种矛盾的原因关注极少。实际上，天花藏主人维护正统“名教”的思想与 

大胆的婚姻观念相矛盾；“缘出于天”的思想与才子佳人主动寻求婚姻的行为相矛盾；才子科甲高中的同时又被举 

荐与帝王的理想，与自身现实的贫困、落魄、无人举荐相矛盾。而造成天花藏主人创作中的思想矛盾，又与晚明 

以来社会文化思潮、自身对自然和社会的认识、生活的窘迫等息息相关，这些思想矛盾不仅反映了明末清初“士 

人”的精神失落，更体现了底层知识分子的道德意识、伦理诉求与爱情观念的新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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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花藏主人是明末清初通俗小说作家中的重要人 

物，根据目前发现的资料，有十七部以上的通俗小说 

与他相关。关于天花藏主人身份的问题，笔者在《明 

末清初小说家天花藏主人及其作品研究述评》一文 

中已经详细论述。 [1] 天花藏主人对清初才子佳人小说 

的成熟、繁荣和传播作出了重要贡献，在某种程度上 

推动了清初通俗小说的蓬勃发展。以往的学者多关注 

的是天花藏主人的婚姻观、爱情观、才情观，而对天 

花藏主人创作思想上的矛盾论述极少。实际上，天花 

藏主人作品体现的名教思想、天命思想、科举思想中 

的思想矛盾甚多，笔者拟就此展开论述。 

一、“名教”思想之矛盾 

天花藏主人作为才子佳人小说作家中的代表人 

物，不仅在小说中塑造了一批风流、大胆、勇敢的人 

物形象， 同时也在小说和题序中表达了要维护正统“名 

教”的思想。而“名教”思想却与才子佳人的风流、大胆 

的行为相抵触，正是在这种矛盾和困惑中，天花藏主 

人既表现出了进步的爱情观念， 也表现出了对正统“名 

教”的回归。 那么“名教”思想与进步爱情观念之间的根 

本矛盾是什么呢？ 

“名教”主要是指儒家所倡导的以“三纲五常”为核 

心的伦理道德规范及制度， [2] 宣扬“名教”即要以儒家 

所定的名分和儒家的训喻为准则，本质上是要维护宗 

法社会的伦理秩序。 封建时代的儒生们动辄以“名教中 

人”自居，例如《玉娇梨》中的太常正卿白太玄自称此 

身既在名教中，就是当时知识分子的普遍说法。天花 

藏主人在《玉娇梨∙序》中鲜明表达了想要维护“名教” 
的愿望， 他认为： “小说家艳风流之名， 凡涉男女悦慕， 

即实其人其事以当之，遂令无赖市儿泛情闾妇得与郑 

卫并传，无论兽态癫狂得罪名教，即秽言浪籍，令儒 

雅风流几于扫地，殊可恨也！每欲痛发其义，维挽淫 

风，其道末由。” [3] 又在《画图缘∙序》中说：“失天意 

而妄求之，故苟且而贻闺阁之羞，邪野成夫妻之辱， 

而名教扫地矣。” [4] 天花藏主人希望通过自己的小说 
“以一洗淫污之气，使世知风流有真”， [3] 也表明了自 

己创作才子佳人小说的一个缘由。 

以往的传统典籍在使用“名教”一词的时候，有时 

用其狭义，将“名教”等同于礼教。 [5] 封建礼教的婚姻 

观念是“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钻穴隙相窥，逾墙 

相从，则父母国人贱之”。 [6] 而天花藏主人笔下才子佳 

人的行为正凸显为进步的婚姻观与“礼教”的冲突。实 

际上，天花藏主人想维护“名教”的思想与明中期以来 
“才子佳人”类型小说的创作倾向有着重要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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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玉娇梨》《平山冷燕》出现之前已经涌现了才 

子佳人类型的文言小说，明成化末年问世的《钟情丽 

集》以喜剧结尾表达出了对封建礼教的反抗，而后出 

现的《怀春雅集》《寻芳雅集》《天缘奇遇》等却走向 

了情色风流，同时也有一些作品如《刘生觅莲记》等 

强调了理对情欲的规范作用，但是数量较少，影响也 

不大。这些作品的出现与晚明的人文思潮有关，晚明 

的人文思潮给予程朱理学以沉重的打击，但由于封建 

伦理秩序和道德规范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转变，新的 

道德观念又没有形成，因而对程朱理学的过度冲击和 

破坏导致了人欲横行。晚明的部分正统文人已经对人 

欲流行的现象进行了否定，又因明末清初国破家亡、 

异族入侵的惨痛教训，清初的文人表现出了对正统社 

会价值与道德原则的肯定。正是在这样的时代文化背 

景下，天花藏主人以自己纯净的才子佳人小说成为回 

归“名教”的代表。 

在天花藏主人的小说文本中，“名教”的思想矛盾 

主要体现在人物塑造和故事结局的安排上。他笔下的 

才子佳人虽然勇敢、大胆、风流，但又要“发乎情，止 

乎礼”，不仅人物会处于情理冲突的矛盾中，不同人物 

的爱情观也相互矛盾。例如《平山冷燕》中山黛、冷 

绛雪都希望终身大事自己做主，但又都是不敢逾越礼 

教的佳人，她们一度为婚姻担忧，甚至忧郁成疾。《两 

交婚》中的才女辛古钗的心理更为复杂，父母任由她 

自己择婿， 但当她得知与自己唱和诗词的是个“男扮女 

装”的才子后，深感这种行为有违“名教”，小说诠释她 

的心理道：“若相逢非大道，为名教而踟踌，作合涉于 

邪，因礼仪而怅怏。欲仍前又畏而不敢……则是淫女 

子之行。岂贤媛闺淑之所敢出也。” [7](75) 辛古钗“又畏 

又恋”“又怨又嗔”的心理， 也正表明了才女佳人们仍然 

挣扎于“名教”之中、困囿于门楣之内。 

《玉娇梨》则更明显地表现了不同人物爱情观上 

的差异。才女白红玉“考诗择婿”时，苏友白想私下与 

她相见，被白红玉的丫鬟回绝道：“小姐乃英英闺秀， 

动以礼法自持，即今日之举，盖为百年大事选才，并 

非怨女怀春之比。” [8](105) 苏友白连连谢罪告退。而第 

二个才女卢梦梨却主动“女扮男装”， 与苏友白“私定终 

身后花园”，她的大胆与白红玉“守礼”完全不同，甚至 

有些矛盾。 而卢梦梨自身又很矛盾， 她对苏友白道： “娶 

则妻，奔则妾。自媒近奔，即以小星而侍君子，亦无 

不可。” [8](152) 卢梦梨自愿为妾，她似乎为冲破“名教” 
而深感愧疚，进行了自我“惩罚”。《玉娇梨》第十四回 

写道：“窥客文君能越礼，识人红拂善行权。”但是天 

花藏主人笔下没有勇于私奔的奇女子，才子佳人可以 
“行权”，但却不能淫奔，卢梦梨虽然勇敢，但也只是 

停留在“私定终身”上。而才子苏友白执着而痴情，但 

又认为“淑女”是不妒的， 最后小说是以白红玉愿意“二 

女共侍一夫”的方式解决了所有矛盾， 于是又回归到了 
“礼教”的轨道上。而《平山冷燕》不是“双美”的结局， 

但山黛和燕白颔都接受了皇帝的赐婚，不过巧合的是 

赐婚的对象正是“一见钟情”之人，其实他们早已经在 

皇帝赐婚之前，率先放弃了自己理想的婚姻。 

其实对“名教”的遵循，必然会导致青年男女们的 

爱情与婚姻脱节。因此天花藏主人不得不让才子科甲 

高中、开明父母做主、皇帝赐婚，以至于动用仙人来 

完成才子佳人的团圆，最后才子佳人的婚姻回归到了 

传统的模式上。不过，天花藏主人的作品中没有《西 

厢记》 《牡丹亭》《娇红记》以及《怀春雅集》等作品 

中男女偷情私合的现象，这并非天花藏主人没有挑战 

禁忌的勇气，而是他自身认为男女私合有违“名教”。 

也正因他的小说没有涉嫌情欲与道德之间的问题，所 

以不像其他色情小说屡次被禁。 

天花藏主人既不想有伤于“名教”之大雅，又要反 

映出青年男女对爱情的追求，难免会自相矛盾，以至 

于难以自圆其说。 例如卢梦梨那样的“自媒”与“逾墙相 

从”并没有差别。但是在淫秽情色小说依然盛行，合理 

与不合理的道德行为模式难以辨认的情况下，天花藏 

主人以“情”为主题的小说仍独树一帜，引领了有清一 

代风雅纯正的才子佳人小说。但是“名教”思想与自由 

爱情之间存在着本质上的矛盾，宗法社会的伦理秩序 

是不可能容忍“自媒”与“自主”的，而自由爱情的力量 

还不足以战胜现有的礼法，因而“名教”所带来的困扰 

无法解决。笔者认为，天花藏主人自身不能为“才子佳 

人”找到一个可以遵循的道德标准， 更不可能在小说中 

解决这一矛盾冲突， 也是他的才子佳人小说被认为“理 

想化”的关键问题所在。由他的小说也可以看出，“名 

教”与大胆爱情之间的矛盾， 仍旧是一个亟待解决的社 

会问题。 

二、“天命”思想之矛盾 

天花藏主人的每部小说几乎都在表明婚姻是“天 

意”的安排， 这一思想被以往的研究者所忽视。 例如 《平 

山冷燕》第二十回写道：“费尽人情婉转，成全天意安 

排。”《两交婚》第二回写道：“虽说人能痴算计，大 

都天意巧安排。”《画图缘》第三回写道：“虽然人事 

巧安排，大都天意亲吩咐。”《玉娇梨》中写道：“天 

意如斯且奈何”；“个中天意有乘除”。另外“天缘”一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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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天花藏主人相关的才子佳人小说中出现的频次很 

高，而如烟水散人等其他才子佳人小说作家的作品中 

出现的很少。“天缘”是说天所安排的姻缘，既然“天 

意”已经安排好了，所以人力是不可强为的，但是天花 

藏主人又塑造了执著而不肯放弃的才子佳人，这与 

“天意”充满了矛盾。 

天花藏主人所说的“天意”“天缘”与中国古代知识 

分子的天命观有着重要的联系。中国古代的哲学家们 

很早就提出了“天命”的思想，“命”的内涵为儒道两家 

共同阐释，儒道两家对人生“有命”的看法基本一致， 

但对“命”的态度与取向却又完全不同。 道家是“安时而 

处顺”的态度， 儒家恰恰相反， 虽然也承认人生“有命”， 

但在“命”之限定面前，“儒家并非一味地‘委心任化’， 

而是高扬人的主体性，以‘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精神， 

从而在‘有命’的人生自觉地挺立起自己的‘天命’”。 [9] 

天花藏主人的思想中也表现出了这一点，如他在《定 

情人∙序》中说：“尝观《中庸》原天于性，孔子从欲 

于心，则似乎人身之喜、怒、哀、乐，一心一性尽之 

矣，何有于情。” [10] 实际上，《中庸》是以人性之超越 

的善揭示了儒家天命观的确切内涵，表现出了对儒家 

天命观的进一步完善。从天花藏主人对《中庸》的评 

价可以看出， 他对儒家天命观是接受的， 只是强调“情” 

的重要作用。天花藏主人又说“孔子从欲于心”，而孔 

子“知天命”的君子人格、“从心所欲不逾矩”的精神境 

界，都充满了对宇宙人生的超越精神。 

天花藏主人正是接受了这样的“天命观”，所以认 

为才子佳人的婚姻出于“天意”，而同时又让人物努力 

寻找。例如《玉娇梨》中天花藏主人便把苏友白的婚 

姻与赛神仙联系到了一起， 苏友白恰好遇见杨科寻妻， 

于是相信了赛神仙很灵验，便想寻赛神仙问婚姻，途 

中巧合与佳人白红玉私定婚约，而后苏友白才想起， 

来此原为寻找赛神仙，不如去寻赛神仙问媒人之事， 

但又想：“如今只消自家谋为，何必又去问赛神仙？问 

了他，他说此事成得，终须也要自去求人，难道他肯 

替我去成？” [8](110) 于是继续去寻找媒人。这表明苏友 

白并不完全相信“天意”， 也体现了天花藏主人对“天命 

观”的质疑。后来苏友白挂官而走，在途中遇到了赛神 

仙， 赛神仙对他所说的话果然一一兑现， 应该说“天意” 

又占了上风，但《玉娇梨》中又说：“漫道婚姻天所定， 

人情至处可回天。”似乎“天意”与“人力”彼此消长，让 

人感到有些茫然。 

天花藏主人又在《画图缘∙序》中多次强调“缘出 

于天”“缘之作合”， 主人公花天荷得到天台老人所赠的 

画图，画图暗示了功名和婚姻，小说结尾花天荷封侯 

之时天台老人复现，以应功名和姻缘皆出于天。这部 

小说过度强调了“颠倒为奇”“仙人指示之妙”，缺少追 

求理想婚姻的积极愿望，“天意”与“人力”似乎已经没 

有矛盾，但却将婚姻指向了“命定”的内涵。而《定情 

人》却是在承认“天命”的前提下，又积极寻求姻缘， 

因而表现出了儒家的天命思想，即并非消极等待“天 

命”的安排，而是人为的“造命”。在《两交婚》中，天 

花藏主人对“天意”与“人力”之间作了明确的解说，《两 

交婚》中才子甘颐主动寻找婚姻，不惜男扮女装与辛 

古钗小姐对诗，辛古钗错以为甘颐是女子，便道：“请 

问姐姐，机缘是在人，还是在天？”甘颐道：“机缘虽 

主于天，而所以为此机缘则人也……以小妹论来，还 

当以在人者为重。人力至而天心或可挽回，如一味听 

天，恐堕入呆愚而置聪慧于无用也。不知姐姐以为何 

如？” [7](66) 辛小姐听了大喜道：“……安可以天自诿， 

而虚此一生。” [7](66) 从二人的谈话来看，作者清晰地表 

达了“不能尽听天命”“天心可以挽回”的想法。《两交 

婚》中甘颐通过个人努力缔结了美满姻缘，凸显了不 

安“天命”的思想。实际上，对“天命”的服从难免会削 

弱追求爱情的意念和勇气，但从天花藏主人各部小说 

所设置的结局可以看出，他最终在矛盾与困惑中高扬 

了人的“主体性”，从而冲击了自己的“缘主于天”的思 

想，也使“天命思想”中的矛盾得以部分解决。中国古 

代的知识分子往往在不能抉择的情况下，努力顺自然 

之节而求其理，有时难免在自然与惑乱面前处于被动 

地位，既有顺从天意安排的一面，也有积极进取的一 

面， 这两方面都在天花藏主人的爱情观念中有所体现， 

笔者认为这一点与其它的才子佳人小说作家如烟水散 

人等并不相同。 

天花藏主人的“天命思想”不仅表现在婚姻上，也 

表现在才子获取“功名”上，但作为以婚姻为主题的才 

子佳人小说，更凸显出作者对婚姻的态度。其实“天命 

观”对明清小说家均有重要的影响， 无论是 《三国演义》 

《水浒传》《红楼梦》，还是《金瓶梅》《醒世姻缘传》， 

天数、宿命、因果思想都有不同程度的穿插和表现。 

比较来看，天花藏主人是积极的理想主义者，但是天 

花藏主人宣扬婚姻皆有“天命”，人为燥求徒劳无益， 

也就在貌似旷达的主题之下蕴藏了对理想婚姻的自我 

忧虑。 不过， 天花藏主人作为封建时代的文人， 在对“天 

命”的困惑与矛盾中， 已经对人与自然相对应的关系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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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较为“个性化”的思考，这一点已是难能可贵。 

三、“科举”理想之矛盾 

在天花藏主人的小说中，科举考试占有一定的比 

例，以往的研究者论及了科举在整部小说中的作用， 

但却没有联系明末清初科举的实际情况以及历史真实 

对作者的深刻影响。蒋寅先生在《科举阴影中的明清 

文学生态》中谈到：“明清时代笼罩在科举阴影下的文 

学生态部分地被遮蔽了，这一缺陷影响到我们对明清 

文学的整体认识，因为明清两代的科举制度同样对文 

学创作产生了极大影响。 ” [11] 天花藏主人属于科举失败 

而转入文学创作的底层士人，因而科举对他的作品的 

影响是巨大的，他在科举理想上的矛盾主要表现在两 

个方面： 

首先，天花藏主人反映了少年才子科举高第的理 

想与自身失落的矛盾。天花藏主人笔下的才子无一不 

科举高第，例如《玉娇梨》中苏友白十七岁进学，而 

后考中第十三名进士，接着殿试二甲第一。而其他才 

子几乎都是比苏友白更早进学，《平山冷燕》中燕白 

颔是御笔亲点状元，平如衡是探花及第，《两交婚》 

中的甘颐、《人间乐》中的许绣虎也都是探花，才子 

及第并结婚的年龄大约都在二十岁左右。而据宋元强 

先生在《清朝的状元》一书中统计，清代士人考中状 

元的年龄平均为三十五岁，最年轻的状元于敏中、戴 

衢亨两人皆为二十四岁。 [12] 张杰先生在《清代科举家 

族》一书根据光绪十二年(1886)《丙戌科会试题名》 

统计，清代士人中进士的年龄平均在三十七岁左 

右。 [13](159) 即使是二十四岁，在清代也早过了娶妻生子 

的年龄。 [13](103) 因此，天花藏主人所写的少年才子及第 

并洞房花烛，只是一种理想。现实中天花藏主人自云 

为“贫穷高士”，生活困窘，可能只是一个落第的秀才。 

而他的笔下没有写“才子”的失败， 也没有“三场辛苦磨 

成鬼，两字功名误煞人”的描写。他在《四才子书序》 

中写道： “凡纸上之可喜可惊， 皆胸中之欲歌欲哭。 ” [14](1) 

他以才子佳人的圆满结局遮蔽了“心中歌哭”，似乎表 

现出了对科举的执迷不悟的期待。 

其次，天花藏主人反映了“举荐”理想与“士之不 

遇”的矛盾。天花藏主人在《平山冷燕》开篇便交代了 

天兆吉相，因此钦天监正堂官上奏皇上海内当生不世 

奇才，皇上命礼部官议行搜求，大臣们建议：若征召 

前来，恐失祖宗立制本意，可加敕各直省督学臣，令 

其严责府县官，“凡遇科岁大比试期，必须于报名正额 

之外，加意搜求隐逸真才，以应科目。” [14](5) 天子闻之 

大喜，这种征用人才的措施表现了天花藏主人希望能 

被朝廷征用的愿望， 显然是科举不第之后的自我安慰。 

与清代的“博学鸿词科”比较类似， 清康熙皇帝曾下诏： 

“我朝定鼎以来，崇儒重道，培养人材……凡有学行兼 

优，文词卓越之人，不论已未出仕，着在京三品以上 

及科道官员，在外督抚布按，各举所知，朕将亲试录 

用。 ” [15] 这种招揽人才的方式与天花藏主人所描写的皇 

帝征召的内容非常相似，康熙皇帝还于康熙十七年 
(1678)开设了“博学鸿词科”，以招揽科举以外的人才。 

但是从《四才子书序》来看，《玉娇梨》和《平山冷燕》 

都是完成于顺治十五年(1658)之前， [14](2) 小说中的“举 

荐”理想并没有作家自身生活的依据， 但这一理想却表 

达了作者急切希望“羽仪廊庙”的愿望。可是并不是所 

有知识分子都迷恋“羽仪廊庙”，例如吴敬梓就拒绝参 

加乾隆元年(1735)的“博学鸿词科”考试。然而遗憾的 

是，天花藏主人并没有这样的机遇，也没有受到过社 

会名流的青睐，他自言：“求乘时显达刮一目之青，邀 

先进名流垂片言之誉，此必不可得之数也。” [14](1) 这种 

内心独白充满了无奈和悲凉，这似乎与小说中的喜剧 

气氛截然相反。 

比较来看，天花藏主人完全不同于蒲松龄在《聊 

斋志异》中以《叶生》、《王子安》、《司文郎》等故事 

表明了自身久困场屋的切肤之痛，他也不同于吴敬梓 

在《儒林外史》中对“八股文”和科举本身进行了深入 

的批判和嘲讽，而是借助了“一纸黄粱”美梦来为自己 

扬眉吐气。天花藏主人虽然对八股有所不满，但是丝 

毫没表现出反对科举的倾向，例如《人间乐》中许绣 

虎认为，于八股中去求生活何其愚也，但最终还是为 

婚姻参加科举并高中。《平山冷燕》中的燕白颔和平如 

衡都得到了官员“举荐”，但却辞征召而就制科，这说 

明了天花藏主人认为“科甲出身”才是真正的荣耀。笔 

者需要说明的是，在明清科举时代，很多知识分子从 

小受到的就是儒家典籍《四书》 《五经》的严格训练， 

儒家学说注重“齐家治国平天下”，积极入世是儒家基 

本精神的写照。天花藏主人“欲自短其气而又不忍”的 

进取、痛楚和无奈，充分体现了对儒家文化传统的内 

在认同。这一时期的文化特征将注定一大批因科举失 

败而转入文学创作的底层知识分子无法走出内心的矛 

盾与困境，而绝不仅仅是天花藏主人个人的问题，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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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简单地归结为“迷恋科举”，况且在当时的历史文 

化背景下 ，科举制度的存在还有其合理的一面。概而 

言之，只要科举制度存在，大部分知识分子的痛苦和 

矛盾就无法解除，也必然会不同程度地表现在他们的 

文学作品中。 

综上所述，天花藏主人在才子佳人小说中不仅表 

现了才子佳人“大团圆”的爱情理想，也体现了自身创 

作思想上的种种矛盾。这些矛盾不仅代表了明末清初 

通俗小说作家的理想、困惑与精神失落，也显示了底 

层知识分子的道德意识、 伦理诉求与爱情观念的新变。 

如果我们能把天花藏主人的文学作品放在文化思潮的 

变迁和文学史发展的角度来考察，则会对天花藏主人 

的创作思想作出更新的理解和阐释。 

注释： 

① 本文所研究的天花藏主人的作品，主要是根据石昌渝主编的 

《中国古代小说总目》中所公认的天花藏主人的作品进行论 

析，并参考《人间乐》、《定情人》以及天花藏主人的题序。 

参见： 石昌渝。 中国古代小说总目[C]。 山西教育出版社， 2004： 
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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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exploration of Tianhuazang Master’s creative thinking 

LIU Xuelian 

(Literary academy,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Haerbing, Heilongjiang 150080) 

Abstract: Master Tianhuazang was the representative of Genius and Beauty novel writers in late Ming and early Qing 
Dynasties. Previous scholars paid more attention to his view on marriage, love, and artistic talent, while little attention 
was  paid  to  the  contraction  of  his  creative  thinking  and  the  reasons  that  had  caused  the  contraction.  In  fact, Master 
Tianhuazang’s thinking of maintaining orthodox Confucian ethical code and bold view on marriage was in conflict; The 
thinking of ‘fate predetermined by God’ and the behavior of the genius and beauty’s actively pursuing marriage were in 
conflict; The gifted scholar’s ideal of being recommended to emperor when passing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and his 
situation of being poor, abjection, and no recommendation were also in conflict. The reason causing the contradiction in 
Master Tianhuazang’s creation was also closely  related to each other in many aspects,  such as  the social and cultural 
ideas since late Ming Dynasty, his own understanding of nature and society, and his life distress. These contradictions of 
thinking not only reflected the spirit lost of ‘the intellectuals’ in late Ming and early Qing Dynasties, but also embodied 
the new changes of moral consciousness, ethics demands, and love concept of the intellectuals in lowest classes of the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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